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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节能建筑宜双管齐下：避免新的高能耗建筑产生，以及尽快消化庞大的非节能“遗产”
      如果不经特别提醒，很少有人会想到建筑节能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意味着什么。 
      2月26日，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几乎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 
      “再过20年，中国建筑业能耗所占比重将超过四成，从而超越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终端能耗大户。”建设部科技司副司长武涌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而在并不遥远的30年前，这个比重仅为10％。 
      在武涌看来，中国正处于一个在建筑节能方面不能犯错误、同样也不能浪费时间的“窗口期”。
      在中国，建筑节能也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重大、越来越迫切的课题。 
    
非节能“遗产”  
      现代建筑，无论是民用建筑还是商用建筑，都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诸如钢筋混凝土、玻璃架构等，在20世纪30年代后才开始大行其道。 
      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的建筑师们已经开始关注建筑节能问题。但真正重视这一话题，则源于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中东石油危机。激增的石油和其他矿物燃料的价格使人们意识到，包括建筑、交通在内的能源成本，如果不加控制，将成为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之重。
      1977年，美国成立了能源部，其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推进建筑等重点行业的节能行为。几乎在同时，包括德国、法国等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也开始对建筑的能耗进行管制。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筑节能的理念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据《财经》记者了解，当时国家建设委员会下属的设计局曾派员前往美国考察，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那个年代，对于中国普通家庭而言，空调这样的高能耗电器还是“天方夜谭”。武涌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建筑节能的重点，仍集中在北方地区的建筑采暖方面。
      考虑到技术、执行和管理上的现状，当时中国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节能战略，即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建筑能耗为基准，逐步实现节能30％、50％直至65％的目标。 
      1986年，随着北方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颁布，中国的建筑节能正式上路。 
      1996年，这一标准按照第二步节能50％的要求重新修订。对于中国南方地区以及淮河流域这样的过渡地区，也逐步制定了节能标准。但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一强制性要求，实际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到2001年，建设部在中国北方地区进行的检查显示，仅有5％的建筑在设计中符合节能要求，而在施工中符合要求的更只有2％。 
      2004年，建设部针对全国3000多个项目的检查显示，节能设计合格率达到了50％，但施工合格率仍然徘徊在20％的水平。在去年年底进行的检查中，设计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施工中只有71％达标。
      建设部科技司赵靖博士对《财经》记者坦言，在建筑施工中，“阴阳图纸”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即设计图纸虽然达标，但实际施工图纸是另外一套）。随意变更和修改施工图纸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节能建筑直接带来成本的增加。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总经理李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这些增加的成本，远不止每平方米两三百元。
      据悉，建设部在今年将重点抓建筑节能的执行率，希望施工达标率达到80％以上。 
      然而，即使将来的建筑都符合节能标准，中国仍不得不面对长年累月形成的一笔庞大的非节能建筑“遗产”。武涌对《财经》记者表示，从既有建筑存量看，无论是北方、南方还是过渡地带，中国七成以上的建筑都不符合节能标准。其中，仅以采暖能耗巨大的北方为例，非节能存量建筑就高达65亿平方米。
      更何况，中国的建筑节能标准与德国、美国等相比，门槛仍然要低得多。目前中国北方执行的能耗标准，为每平方米每个采暖季12.5公斤标准煤，比德国高出一半左右。 
 
存量改造难题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对于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2号楼的很多居民而言，显得格外温暖。 
      “以前特别冷，在家里还必须穿上厚毛衣甚至棉衣。现在穿件单衣就够了。”在这栋楼住了十几年的王大爷告诉《财经》记者。 
      这一切，要归因于这栋20年前建造的老楼，在2007年被列入北京市建筑节能改造试点项目。
      从外观看，这座老式建筑焕然一新；只有进入楼内，老楼的痕迹才逐渐明显。《财经》记者注意到，这栋住有144户家庭的住宅楼，楼层的电梯已明显老化，狭窄的空间只能容纳两三人。
      “以前这栋楼墙面会渗透，外窗破损，墙面发霉。”负责实施12号楼综合改造的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开发中心常务副主任鲍宇清告诉《财经》记者。改造前，这栋内浇外挂大板结构楼保温效果差，外墙传热系数几乎相当于北京市节能要求的3.5倍，室内温度可想而知。 
      《财经》记者实地采访得知，这栋楼的居民对于改造效果均表示满意。但整个过程远非一帆风顺。 
      惠新西街节能改造项目的合作单位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是德国联邦政府下属的一个负责发展与合作的非盈利机构。该公司负责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主任徐智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说，虽然政府和该公司已给予相应补贴，但仍需向每户居民收取约2500元的改造费用。最初只有三成左右的居民对此持积极态度。
      去年夏天，该公司组织33名居民代表，前往其在河北唐山的试点项目考察后，才扭转了这一局面。作为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中国国内的第一个节能改造示范项目，唐山作为试点的三栋楼房，在改造前，室内最低温度还不到10摄氏度。通过增加外保温以及更换节能窗等措施，以及重装采暖系统，不仅在温度上获得了根本性改善，同时在隔绝噪音、防尘方面也获益良多。 
      根据建设部的规划，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在建筑行业实现节约1.2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其中，除了新建建筑，北京和唐山这样的存量建筑改造被认为是潜在的第二大“贡献者”。若根据北京市建委的规划，到2010年，超过4000万平方米的既有非节能建筑，都将被纳入到节能改造的宏大蓝图之中。届时，中国可能有高达1800万吨的削减量都来自这一项目。
      从理论上而言，这个目标是非常现实的。根据专家测算，以中国北方现有非节能存量建筑65亿平方米计，扣除掉部分年代古老、结构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而无法改造的面积，可改造的至少应在25亿平方米以上。即使按照现有标准加以改造，每年也可减少2000多万吨煤炭消耗。
      当然，在武涌看来，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绝非易事。目前，北方城市的节能改造成本，大约在每平方米250元到300元之间。这就意味着，即使按照保守估计，所需总投资也将超过7000亿元。
      《财经》记者了解到，或许正是因为投资过于巨大，在2008年和2009年，最终被确定的试点改造面积也仅为1.5亿平方米。至于资金来源，则由财政部补贴、地方政府配套投入，以及住户自身共同分担。其中，国家补贴大约在每平方米50元左右，个人主要承担窗户改造和维护等相关费用。 
      资金远非惟一的挑战。徐智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普遍缺乏可靠、翔实的楼房现有能耗资料，使得精确估算改造成本和节能潜力变得非常困难。 
    
大型公建突破   
      除了既有建筑改造，另一个在节能方面被寄予厚望的，是政府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与普通民用建筑相比，这些建筑可谓“能耗黑洞”。2007年公布的《中国建筑能耗年度报告》显示，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并采用中央空调的大型公共建筑，虽然仅占全国建筑总面积的4％，但耗能量占到总量的22％；大型公共建筑单位建筑面积的年耗电量为每平方米70度到300度，相当于普通住宅的10倍以上。 
      北京作为首都，汇集了各个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副院长江亿的调查，截至2004年，虽然北京市大型公共建筑面积仅占北京市民用建筑总面积的5％，但全年总用电量却高达33亿度，几乎相当于全市近一半居民的生活用电。 
      在国际上，政府公共建筑往往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节能责任，以便带动全社会的参与。以美国为例，1993年初，克林顿就职总统后不久，就启动了“绿色白宫”计划；改造后，每年仅能耗支出就减少了30万美元。除了白宫，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等众多部门，也都对办公建筑进行了相应的节能改造。
      在建设部科技司博士赵靖看来，大型公共建筑的改造，在操作上也相对简单一些。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很多传统的居民楼产权状况复杂，协调起来往往有难度；而大型公共建筑往往都是单业主的，协调起来相对容易。 
      她对《财经》记者表示，2007年，建设部已经开始在全国24个省市进行示范，逐步建立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统计体系；而今年将推广到全国，直至一些地级市。在完成审计后，包括政府公共建筑在内的这些大型公建，其能耗状况都将在主流媒体和网站上进行公示。
      之后，建设部将根据中国不同气候区的特点，确定这些建筑相应的能耗定额；如果超额的话，将采取电费加价等惩罚性措施。 
    
多管齐下求解   
      在北京众多待改造的既有住宅楼中，为什么位于惠新西街的这栋楼会成为首批幸运者？ 
      在徐智勇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小区是一个天然气独立供暖的小区。如果在大的小区进行试点，仅改造楼体，而不对整个供热系统进行改造，难以真正起到节能效果。
      供热系统的改革，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制约中国建筑节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整个供热的费用，是按照建筑面积而不是供热量来计算的。这就使住户无法自行调节室温，同时也普遍缺乏节能的经济激励。世界银行在波兰首都华沙等城市进行的试点显示，从1991年到1999年，通过供热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节能效率达到了22％。
      传统上，不少人仍把供热作为一项福利，而非商品；加上担心这种改革会引发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因此，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推进这项改革仍十分艰难。 
      武涌承认，整个供热体系的改革需要大量投入。除了安装计量设备，满足用户可以调节室温的要求，还必须对整个供热管网进行改造。 
      但与可以带来的长期收益相比，这条道路仍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将供热行为市场化，才能有效地拓宽节能改造的融资渠道。
      当务之急是中国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的节能标准，避免产生新的“欠债”。据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露，由建设部起草的《建筑节能管理条例》，在去年夏天经过广泛讨论后，有望于近期正式颁布实施。届时，建筑节能的执行可能将更加严格。
      此外，众多专家学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呼吁，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建筑节能标准，也应考虑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标准。 
      目前，中国北方执行的能耗标准，为1996年修订，已12年未更新。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盾安建筑环境技术研究院院长史勇告诉《财经》记者，考虑到建筑节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上经常是每五年就会提高一次标准。 
      除了强制性节能，国际上还普遍推行自愿性质的节能标识活动，就是通过一些经济激励手段，鼓励众多企业和消费者选择比强制性节能标准更为严格的住宅。像美国，从1992年就开始推广“能源之星”项目。建设部科技促进中心工程示范处处长张峰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也应该通过类似的绿色建筑认证工作，来鼓励企业执行比强制性要求更严格的节能标准。 
      从2007年11月开始，中国已启动了绿色建筑认证的申请工作，年内首批经过国家认证的绿色建筑有望浮出水面。■

